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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拒絕，是我的天賦 - 第一章



活了八十多年，我一生都活在被別人拒絕的詛咒之下。

我躺在醫院病床上，醫院的天花，永遠是那麼的蒼白。

我伸手按下那緊急救援按鈕。

我靜靜等了五分鐘。

沒有醫生，也沒有護士走進我的個人加護病房。

我再按下那緊急救援按鈕。

又過了五分鐘。

終於有一個護士走了進來，她一臉不滿的走過來。

我不記得我有得罪過她，我記得我是今天才被送進來的吧。

她手執我的病歷記錄，草草閲讀了一下。

「陳健峯，83歲，獨居，企圖燒炭自殺未遂，一氧化碳攝入超過十二小時。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不錯，我的能力強大到連死亡都拒絕我。

她放下病歷，望了我一眼。

「看起來很精神，吸了十二小時一氧化碳都沒有昏迷，陳伯，有甚麼事要按緊急按鈕呢？」

態度真惡劣。

「香港可以安樂死嗎？」我直接問到。

很累，一直被世界拒絕，真的很累。

對於生存，我已經很厭倦了。

那護士呆了一下，然後說:「抱歉，不清楚，如果沒有特別需要，我先出去了。」說完便轉身離開。

果然，又一次被拒絕了，不，是直接被無視了。

回去瑞士吧，在瑞士，安樂死好像是合法的。

我躺在床上，望着蒼白的天花，回憶起我的一生。

拒絕，指罵，挫折，失敗，失望，失信，失業，失約，失戀。

不如意的事一直沒有停下來，那怕我做過一切的努力，也只換來一次又一次的失意。

世界彷彿從來都站在我的對立面。

我想起了兩個動畫角色，野比大雄和碇真嗣。

我們都很相似，但又不相似。

野比大雄再失敗，身邊還是有多啦A夢，源靜香，骨川小夫，剛田武的陪伴；

碇真嗣縱然再懦弱，身邊還是明日香，凌波麗，葛城美里，渚薰的支持。

我，還有甚麼？

很累，很想遠離塵囂，很想去找那遠離一切的理想鄉。
 





被拒絕，是我的天賦 - 第二章



自我有記憶以來，我已經是個被拒絕的人。

我是在孤兒院長大的，出生至今都沒有見過親人，或者應該說，我從沒有跟他們相認過。

在孤兒院長大的，有誰沒有幻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有親人來接走自己，有誰沒有嘗試過打探自己的身世？

我也曾經當過那種白痴，妄想自己不是被拋棄的人。

可是，現實卻是殘酷的，我們這種人，本來就是被父母所嫌棄的，被至親所厭惡的，被世界所拒絕的人。

那時候，我年紀還幼，尚未知道孤兒的意義，單純的以為孤兒院，是一個兒童遊樂場，直至我六歲那年，我開始上小學。

我記得那一年的九月一日，是個下雨天來的。

孤兒院和小學的距離，大概只有十分鐘路程左右，是院中的一個姐姐帶我過去的。

她一手撐着傘，一手挽着我的小手，靜靜的走往學校。

街上的人不多，上學時間，有的只有學生和家長。

姐姐一直拖着我，來到學校大門前，整理好我的衣領。

我望着姐姐，然後又望了其他家庭一眼，天真地說:「姐姐，其他送小朋友上學的哥哥姐姐都很老呀。」

姐姐也望了其他家庭一眼，然後蹲下來，摸着我的頭說:「傻瓜，那不是普通的哥哥姐姐，那個叫做爸爸媽媽。」

「那為甚麼我只有姐姐你一個，而別人都有爸爸媽媽帶着？」我小頭一側，又再問道。

姐姐心頭一酸，咬了一下嘴角，說出了一句令我記憶至今的說話。

「小峯，我們和他們不同的，我們是孤兒，親人不是我們能夠擁有的，而父母，更是距離我們最遠的人物。」

「你要記得，我們這一類人，天生就不是上天的寵兒，我們很容易會被排斥，因為...」

「我們，是異類。」

那時候，姐姐的話，我並沒有完全聽明白，但是我還是重重點了一下頭。

那時候，我還不知道，很快我就會明白姐姐的話，很快便會了解，世界的殘酷。

姐姐再次摸了我的頭髮，輕聲說:「走吧，夠鐘開學了。」

我背着書包，轉身走進校門。

我隱約聽到姐姐輕聲說了一句說話。

「千萬不要讓別人知道，你是個孤兒。」

「一旦你的身世被知道，你就會被當成一個異類被排除於外的了。」

「陳健峯，你要知道，人性本惡，你千萬不要被人欺負啊。」

姐姐掉下一滴眼淚，而我卻懷着樂觀的心情走往學校，並沒有看到。
 





被拒絕，是我的天賦 - 第三章



我們經常聽到，校園，是社會的縮影。

我可以用經驗告訴你，此話不假。

記得從前的日子，從小學，到中學，再到大學，我都是被排拆的那個，原因只有一個，我是個孤兒。

對我來說，校園，是世界上最殘酷，最黑暗的地方，無他，因為校園內充斥着不同的黨派，而作為被孤立的個體，被欺凌根本就是我的日常。

我印象最深刻的體會，是來自小學的時候。

而正是小學時候的經歷，做就了以後的我，難以信任他人。

三歲定八十，一個人的過往，往往是最影響他的成長過程的。

曾經有人說過，童年是人類最真摯的年齡，小朋友口中所說出的每一句說話，往往都是最直接，都是是最發自內心的，所謂童言無忌，是因為童年的我們，還沒有經過歲月的累積，還不懂得去包裝自己的說話。

記得，我上學的第一個星期，就已經見識到人類的各種醜惡。

開學那天，我別過孤兒院的姐姐後，便來到學校的有蓋操場。

看着有蓋操場上來往的眾多學生，我有點迷惘。

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往那裏走，就這個呆呆的站在有蓋操場邊。

突然，一隻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幾下。

「你是今年的小一新生嗎？」一把甜美的的聲音傳了過來。

我轉身面向聲音的來源。

眼前出現的，是一個女性的身軀，準確來說，是一個女性的下半身。

黑色的百褶短裙之下，是一對修長，且配上若隱若現透膚黑色絲襪及黑色高跟鞋的雙腿。

百褶裙、黑色絲襪、高跟鞋，加上修長的雙腿，這個衣着配搭異常好看，換轉是一個成年男性，絕對會被迷倒於裙下。

但那時候，我只是一個六歲的孩子，根本沒有甚麼齷齪的思想，對我來說，那只是好看而已。

我的眼光在那雙腿上停留了不到一秒，便抬起頭望着美腿的主人。

那是一張連小孩都會被迷倒的臉容。

她彎下身子，露出一個甜美的笑容。

那甜甜的微笑，那淺淺的酒窩，看得我完全呆住了。

「你是今年的新生嗎？你叫甚麼名字？」她伸出手摸着我的頭頂再次問到。

我重重一點頭，露出一個天真無邪的微笑。

「我叫陳健峯。」

「陳健峯是嗎？我是張家敏老師。來，跟着我，我帶你去看一下你被分到那一班。」她伸出右手，示意我拖着她。

我怯怯地執起她的手，跟隨着她走到去一塊巨型壁報板前。

壁報板前有很多跟我一樣的新生堆在一起，想要查看自己的分班。

我和張老師在人海中穿插着，幾經波折終於來到壁報板前。

老師果然是老師，只見她用了不到三十秒，就已經在板上找到我的名字。

她找到我的名字後，眉頭一皺，然後不發一語帶我走到一旁。

她蹲下望着我雙眼，凝重的說:「我不知道你做過了甚麼，竟然被分配到E班去，但見你文靜的表現，應該也不是一個壞孩子。記住一句說話，無事不可生事，有事不可怕事。」

那時候，我還不知道，張老師所說的話是甚麼意思，亦不知道我被分配的班級意味着甚麼。

張老師說完就離開了，把我獨自留了下來。

「叮噹叮噹！」校園鐘聲驟然響起，各級的學生魚貫進入到有蓋操場集合，而我亦隨着大伙的方向走了過去。

我花了幾分鐘才從人海之中找到1E班的隊伍。

我靜靜的走到隊伍的最後。

望着其他同學已經打成一片，嬉笑打鬧着，我不禁覺得自己有點格格不入。

「各位同學早安，我是校長謝子華，很高興可以再次見到各張熟悉的面孔，我亦在此歡迎各位一年級的新生。」講台上不知道何時出現了一個身穿筆挺西裝的中年男子。

「我希望這個學年，大家可以努力學習，換取一個可觀的成績。」校長站在講台上，滔滔不絕地說起上來。

從一些無關痛癢的學校資訊，說到學校的願景，再說到他從前對教學的熱誠，以及他對我們的期望，校長的嘴就像一把無限子彈的機關槍，一直說過不停，對我們的耳朵進行疲勞轟炸。
我打了個哈欠。

人生中第一個早會，已經給了我一個極度沉悶的的感覺，很難想像未來的日子會怎樣。

早會歷時三十分鐘，在校長的訓詞下，大家早已昏昏欲睡了。

隨着老師的指引，大家一個接着一個來到班房。

一抵達班房，同學們就如狼似虎的爭奪座位，班房後排的位置不消一會就已經有主了。

望着空餘的座位一個一個減少，排在隊尾的我根本甚麼也做不到，只好走到那無人問津，最貼近教師枱的那個位置。

就在我坐下不久，班房的門再度被推開，隨之而來的是一個樣子相當嚴肅的男人。

他一邊審視着我們班的學生，一邊走到教師枱旁邊。

他走的每一步，都彷佛有一股無形的壓力，班房由本來的吵鬧，逐漸變得安靜。

他帶給我的感覺，跟張家敏老師的完全相反。

張老師帶給我的感覺，是親切温柔的。而眼前的這個男人，我卻感受到他對我們的厭惡。

「起立！」他用相當帶有命令式的語氣說道。

全班三十多人同時站了起來，一聲不響的望着那個老師。

「我是你們的班主任，亦是這學校的訓導主任之一，你們可以叫我杜主任。」

「醜話說在前頭，我一點也不樂意當你們1E班的班主任。」

「你們1E班，根本沒有老師願意教授你們。」

「你們被分配到這個班，原因只有一個。」

「你們每一個，不是家庭背景有問題，就是個人能力有問題。」

「你們，都是問題兒童。」

杜主任的一席話，如同散彈槍一樣，擊中在座每一位同學的心房。

我們都知道，問題兒童這個標籤一個被打上，未來六年都難以脫離。

「點解我會出世有我呢個人？點解細個個個大人教我要叻過人？
返學點解計分，操行好喺咪好人？點解咁多霓虹燈，媽媽仲話個社會黑暗？」


